
中国焦点A18

!"#$%&'()*+,-%()./

0*1$234%()5 67$28&()%

9:. ;<=> !"#$ , % ? ! @A )BC !&

D5 EFGHIJKLM;0N &',%9:O

PQ !"$",.$2RS()TUV1$2%(

)WXMUY!2ZH%()5 !"(),[$2

8&()\]V^_RS()%`a8&b

cMdSefghijklW8&'mnjcj

o'pQ Hqrs*$23t%2Nu'(

)Q vw'pxygzp{|}~��A��

V��`2j��zp��8&�'gdS%

��{�WXA��njcjom��'p��

��V$2�����iQ

!"#$%8&()*!2�Ht&'

()Q �)�N3t%����M3 ¡%2

¢£¤{�M3¥t%¦§��M3¨©%b

ª«¬­®M *2¢¯°±²3³%&'(

)5 *''+, %'? *,@M$28&()´µV

9:¶¶¶·¸¹º»¼½�M¾¿¢�½�]

À2Á1%ÂÃM Ä�ÅÆHÇÈÉ`ÊË

ÌQ ÍHÎÉÏ©�Mk$WÐÑÒÓÔÕÖM

×Ø´ÙÚÛÜÝÞßMàá�Yââ^�Q

!"#$%8&()*2¢34¾ãä

å'p%&'()Q æçäåèéê¾'wM

8)ëì¾�äå'pQ -''&,M8)íîï

ðñòóôM õö¾ãVlRäå÷�'pø

*''&, ,?ùM8)�æçú+¾<û�üå

)+ýlR±þäå÷�'pMÿw0!¨"

#{æ()j$%()j&'()m(I$)

()*+MÚ,¦§©)±þäå÷�ø *''+

,M8&()�·'$ú¨U�V`)-å.

'pu/ð0g12ñòM34`)-å.'

p%ð0j�¤g1'p5ÞM67�VH8

¨©%-å.'pð0WXMFv9î'p:

;<=u'>M�P?@<=A0>Mð0W

X<=«B>Q *'',,CD_MúEFGHº

åI�HJJJ8)üKLýåIQ *'',, "?

%&@M8)UMú¨N)FGOE%üP0ä

åèéêlR±þäåèéXQQ *'',, %*

? *&@M 8&()íæçRSèéêóôU

Yú+N�T¾�äåRSF�'p%()Q

õ*UY8)ëì©V%WXM9îFYÝ~

Z[-å.'p��M=\V]()'$%^

_`�Q

!"#$%8&()*2¢úia>¾

Z=1%()Q �$2Û�b�cde$Mf

u'()gh%ij��klmnM�opq

@rstQ uvwxM8&()yz{|}~

��%�WMÔ¸�©M¾Z=1Q *'',, %*

?M 8&()��� &&���UM��V�

��ô() *'.%½�Q ��*����3

tj±²3³%�cWM9:��%���ô

()*��������3t%&'()Q �

w0ëìgo�()j=�t�'()m()

�¾fI'pA�Q 8&()����M¾=

¨�MÝC=³VFY%�c±²M�tF�

%'pxyM���Vf�'p ¡¢£Q

!"#$%8&()*2¢ú+íî¤¥

3¦%()Q íî%¤¥g§�Ý¨ÿ©M$

28&()×Øªü «��MF¬­)ý%

Ú®M�Y`Ê3¯°j3�±%()M2Áæ

¨w²³Y$23´()j $23´µ¶(

)j$23´·ð()j$23´{æ()m

¦I�¸|¹ºQ !»b´Ù$qrj¾¼$

U£ME�$Ô¸�©%$28&()½¾U

Y¿À()$% /012345673Q

!"

!#$%&'()*+",-./

!"#$!"#$%&'()%

夜幕重重地压在国境线上，在中缅边境
通道的缓冲地带，一名手持AK47的克钦士兵
站在昏黄的车灯前。“李振玉、李峰、杨咪……
杨咪在不在？”随着中方反复点名核对结束，
20多名被解救的中国人在武警的护卫下列队
越过国境，回到了中国，但在这当中没有杨咪
的身影。

陇川县公安局主要领导都在现场，从 1
月 20日中午开始他们一直没吃饭，没喝水。

“如果不把人交过来，我们是不会离开的。”
陇川县公安局副政委杨立彬和所有中方人
员坐在迈扎央开发区管委会办公室里，他们
下定决心，当晚一定要找到被绑架的所有山
西籍人员。

当夜迈扎央百名克钦武装人员在全城展
开搜索。“阵势非常大，这是迈扎央开发以后
从来没有的。”克钦武装东部区副专员郭弄勤
说，按照中方提供被绑人员名单，当晚迈扎央
的搜查活动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4时。

在被解救之后，杨敏告诉记者那几天赌
场不停地转移他们，他总能在不同的地方见
到同样被绑架、受尽折磨的人，他不知道什么

时候能回到中国，但他已经感觉到迈扎央的
异常，并互相告诉对方自己的名字，希望有人
出去后能够报告中国警察，解救他们回国。

1月 21日，中方继续与克钦武装保持联
系，要求继续解救中方被绑人员。但再次提
供的被解救人员名单中，仍然没有杨咪的名
字。而这个奇怪的名字其实正是杨敏。

几天后，杨敏终于见到了中国警察，这是
他被赌场扣押以来最大的愿望。“提供信息的
人带有口音，把杨敏说成了杨咪，经过我们与
缅方反复交涉核对后确认就是杨敏。”陇川县
公安局韩警官说。

如果不是迫于中国方面的压力，这样的
搜索在迈扎央经济特区不会发生。“在迈扎央
开发之前，开发商和克钦武装签署有一份协
议，克钦武装人员不参与管理特区，不得进入
任何特区内的经营场所，迈扎央的管理权完
全属于管委会。”陇川县公安局副政委杨立彬
说，迈扎央特区管委会下设有工商、行政、警
察、税务等职能机构，克钦武装是不能干涉迈
扎央特区管理的。而管委会同时也是保证这
个赌城能够正常经营的管理者。

3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被绑人员已经移
交到德宏州陇川县公安局。此前，他们受尽
折磨。当然，他们也曾被尊称为“老板”，尽管
他们做“老板”的时间不长。“我历来都爱赌，
但从没想过赌博被警察抓了是那么愉快幸福
的事。”回忆起之前被拘禁折磨的遭遇，回国
后的杨敏轻松了很多。

杨敏到迈扎央之前，听过许多赌场被赌
客打垮的故事，常年喜好赌的他并不全信，但
他相信自己这样的老赌客，可以分辨真假。
去年 7月 28日，杨敏通过边境小道偷渡到迈
扎央的赌场，当时身上有7000多元。

进入迈扎央赌徒的都是“老板”，有的可
以做1个月或半年，而有的可能只是3天。但
最终他们都会沦为穷光蛋，然后那些曾经亲
切称呼他们为“老板”的人马上变成恶魔，让
他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杨敏在新皇庭赌厅做了将近 1 个月的
“老板”后，沦为“阶下囚”。“不管你是什么

人，进入赌场后都叫你老板。开始你会以
为赌场是公平的，但最后几乎没有一个人
不欠下一堆赌债。”杨敏说他和别人一样，
总能在第一次参赌时赢得几千块，后面就
越陷越深。

要是钱输光了也没关系，签单非常容
易。假如你说你有5万元的偿还能力，赌场就
敢借10万给你。

一个星期不到，杨敏就输完了7000元，他
立即从新皇庭赌厅签到了10万元的单。从那
以后，杨敏的老板做得更彻底了。每天有人
陪着吃饭，陪着外出，“老板”出“老板”进的吆
喝着，但 3天以后，杨敏又输了 7万。“他们不
再叫我老板，整天把我关在房间里。两天给
一包方便面，被打几乎是每天都有的事。”杨
敏说。

同杨敏一样，李振玉、李峰、王强等被绑
架者，无一例外带着能大赚一笔的想法来到
迈扎央赌场，最终都因欠下赌债而遭扣押。

“我在赌场做了3年，从来没见过赢钱的
人。”在赌场做“内联”的石明富回国后，介绍
了自己的工作——内联其实就是陪“老板”
（赌客）吃饭、外出，并且向他们追债的人。

石明富说，在 2005 年中国禁赌打击之
前，迈扎央赌场经营状况很好，赌场还会让
一些人赢点钱，制造公平氛围。但中国开始
禁赌之后，赌场经营惨淡，基本是来一个

“杀”一个。
杨敏就这样被“杀”了，从那以后他的性

命属于赌场，每天能做的事就是挨打，然后

打电话给亲朋好友借钱还债。“没有不管儿
女的父母，我父母东拼西凑借了 7万元还清
了赌债，但他们还是不放手，还要让我继续
向家里要钱。”因为偿清了赌债，杨敏被打的
次数逐渐减少，但是那些未还清钱的人则要
受尽非人的虐待。“我亲眼看到，一个三十八
九岁的江西女人欠了 3万元，全身上下都被
烟烫伤，手臂上还被开水烫烂了。有一天他
们把我们 5个欠钱的人拉到一个房间，然后
把那个女人的衣服扒光，一边打还一边侮辱
她。”杨敏的嘴唇颤抖着说。

在新皇庭码房工作的李志成试图搞懂赌
场作弊的诀窍，但像他这个级别的员工根本
不可能知道其中奥妙。“我听一个老牌手告诉
我，百家乐透明牌盒中有一块芯片可以识别
扑克，洗牌机也同样是可以预先设置的。”李
志成说，在码房旁边就是电脑房，这里除了网
管和老板以外任何人都不能随便进入。

“赌场如果是公平的，那就没人开赌场了。
很多赌客都知道这一点，但就有一些人，觉得
自己能称得上是‘高手’，想赚赌场的钱。”被
遣返回国的陇川县人谢小宽(化名)，一直在迈
扎央的赌场负责电脑技术工作，他说：“许多
赌客在赌场出老千，但没有一个真正成功
的。一个赌场有上百个摄像头，可以看到大

厅内所有的角落。牌桌上要出什么牌，赌场
比谁都清楚，有一次或者两次异常情况，赌场
可能不去管，但是总是出现异常情况的话，不
用猜也知道是赌客在出老千。”

“老千的手段实在太多了，土办法就是藏
牌在袖子里或者衣服里，然后换牌；还有很多
用高科技的，他们知道赌场的牌盒有问题，用
高科技手段控制牌盒出错。生意好时每个月
都会抓到这样的人。但是，不管你是老千也
好，你有高科技设备也罢，甚至你赌技无与伦
比，赌场都不会怕你来。因为你是一个人，赌
场是一个集团，你想通过一个人的力量去打
垮一个集团，那可能吗？”谢小宽摇着头说。

据《云南信息报》

【事件回放】 克钦武装破例解救被绑者

【赌场铁律】“老板”来一个就“杀”一个

在看守所在看守所
里 的 赌 客 笑里 的 赌 客 笑
了，他们觉得了，他们觉得
只要能离开迈只要能离开迈
扎央回到祖国扎央回到祖国
就很幸福。就很幸福。

位于缅甸克钦邦土地之
上，靠着葱绿的大山，被浓密的
甘蔗田所包围，从地图上看与
云南省陇川县接壤。克钦武装
组织与缅甸政府军签署停火协
议之后，此地成为军阀统治
区 。 2000 年 克
钦组织宣布，博
彩业为合法行
业。随后，这个
小城成了中缅
边境上的第三
大赌场。而在
迈扎央的博彩
产业催生下，绑
架、伤害、杀人
案件时有发生。

迈扎央

近日，一批遭缅甸迈扎央赌
场绑架的山西赌客被警方解救
回国。其实，近些年中国对跨境
赌博打击力度持续增大，自2005
年中国边防警察就已禁止非边民
国人进入迈扎央。但总有怀揣一
夜暴富“梦想”的赌客，在偷渡者
的带领下拥向迈扎央。


